
林兴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任济南市长清县归德镇广播站站长，长我几岁；曹广
海，时任归德镇文化站站长，小我一岁。由于我们仨都在宣传文化口，所以平时的工作不分
内外，业务配合非常默契，三人情同手足。

该镇小屯村是曹广海站长的老家，在村东南方向的玉皇山上，有一座上下两层的魁星
楼，许多年来却没人说得清来由，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我们仨决心解开这个谜团。1987年
夏的一天，我们仨骑上自行车从镇驻地出发，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了山下，把自行车一扔就
向山上爬去。

那时的我们都二十多岁，正是身强体壮的年纪，十多分钟就爬到山顶来到魁星楼前。
于是观察、测量、记录、拍照一通忙活，哥仨还把相机架在魁星楼二楼东北角的一块石头上
拍了一张合影（左为林兴忠站长，右为曹广海站长，中间是笔者）。

但当我们满怀希望在草丛中找到当时建楼遗存的石碑时却傻了眼，由于风化严重，上
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没有确凿的文字可考，这座石楼的谜面还是无法解开。

下山的时候，哥仨的心情特别沮丧，但曹站长没有放弃，又领我俩在小屯村走访了好
几位老人。当走访到一名长者时，老人家翻出了好多卷古书，最后在一册《杜氏族谱》中终于找到了这座魁星楼的筹建建记载，这座古建筑的百年
之谜最终得以破解。

后来，由于工作变化的原因，我们仨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最后就全没有了音讯。2012 年，当我再次来到玉皇山顶时，突然发现好好的魁
星楼被人破坏得只剩下面的一层了，痛心疾首的我还写了一篇《小屯魁星楼遭“灭顶”》的文章发表在齐鲁晚报上。

如今，两位兄弟相继离开了人世，再看到我们兄弟仨在魁星楼上的这张工作合影，我更是伤心不已，因为要想再见到两两位兄弟的音容笑
貌，那是永远永远的不可能了。

永远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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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从山尖悄悄溜到山后，天
色暗了下来。如钩的弯月将要跃上
树梢，去往大山深处的汽车在崎岖
的山路上缓慢爬行，车灯光束映照
着陡峭山崖下高低起伏的小路，远
处的山峦及不远处的庄稼完全模
糊不清。而轿顶山下的黄露泉村委
大院西侧房屋里却是灯火通明，时
不时传出掌声和“再来一段”的叫
好声。原来这是村里老艺人的“老
梆腔”传承专场，每晚都是如此，已
经持续了一年半有余。

黄露泉村位于章丘市文祖办
事处驻地东南六公里左右，四面环
山，泉水丰富，植被茂密，民居依山
而建，境内多泉多桥，随处可见，远
近闻名。“老梆腔”是黄露泉村的传
统戏曲，有着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虽然中间曾断过档，但细数起来也
已传承了四百余年，因曲调优美、
曲目丰富，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年
初在省文化厅公示的第四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推荐项目名单中，黄露泉的“老梆
腔”赫然在列,并成功被评选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当笔者来到“老梆腔”传承现
场时，李遵忠和李斗芝老人正在教
二位女徒弟排练《双锁山》。其实这
部曲目已经演过多次，但二老仍然
不满意，对其中的细节一遍遍地反
复揣摩，对女徒弟的一招一式极有
耐心地手把手点拨和指导。当每一
个动作做得非常到位时，周围观摩
的村民不吝啬地送出了掌声以示
鼓励。虽然观摩人员时多时少，但
是鼓舞的热情不减。晚上参与不了
的，白天往往在街头或庄稼地里见
面时一个微笑，一个不经意竖起的
大拇指都是他们不懈坚持的动力。

据李斗芝老人讲，“老梆腔”
（章丘梆子）又名“山东吼”，起源
于山西蒲州梆子和陕西秦腔。在
明朝时期伴随着移民从山西、河
北传入文祖，在当地语言、民俗、
民乐等形式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部分特点。
于是老百姓把这种融入了当地特
色的梆子腔称为“章丘梆子”。“老
梆腔”并非黄露泉村独有，章丘境
内的很多村庄都有“梆子班”，但
以文祖办事处的黄露泉、三德范、
东王黑、西王黑、东窑头、西窑头
等村庄的“梆子班”最为活跃也最
为有名。以前的农历大节（如初一
到正月十六及中秋节晚上等），文
祖各村都能听到快要被叫好声阵
阵淹没的梆子声。

如今，86岁的第十一代老传承
人李遵忠带着50后徒弟李斗芝，坚
持着对“老梆腔”的挖掘与传承工
作。“老梆腔”演出剧目内容犹如一
部中国传统文化集萃，涉及三国、
唐、宋时期的历史故事，西游记、八
仙过海及明清时期民间生活故事,
较有影响的剧目有《两狼山》、《单
刀会》、《临潼关》、《斩黄袍》等。

五百年来，黄露泉“老梆腔”
就是靠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白天

农耕，晚上和下雨天进行演出，农
闲时候也和附近的“梆子班”切磋
技艺。虽然身在大山里面，交通很
不方便，但是文化生活没有因此
而故步自封。目前由于大多剧目
已散失，李遵忠和李斗芝除了晚
上演出外，白天经常在一起回忆
和整理剧目，收获还颇为丰富，一
些传统老剧目得以保留和延续。
二老在二位女徒弟李玉英（现任
村党支部书记）和李宪芬的精心
配合下，还创作了《朱元璋寻恩黄
露泉》等新曲目，春节期间曾在办
事处驻地和附近村庄进行巡演，
好评如潮。

现在只要有演出,他们会带上
十多个孩子一起去观摩，也鼓动周
边村庄的孩子前来参与。二老颇有
自信地说：“虽然这些孩子不会在
短时间内学会‘老梆腔’，可至少在
心里能留下‘老梆腔’的印记，相信
通过耳濡目染和曲目的渗透，孩子
们会喜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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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与齐鲁大地的佳
话已经过去了百年，1912 年中山先
生来济南时，怀揣着振兴中华经济
的梦想。往事如烟，百年后的人们
或许从历史资料中能查询到先生
在齐鲁大地的足迹。济南有两户人
家，他们的祖上在 1912 年 9 月曾

迎接了先生。这两位当年曾亲见孙
先生的，一是济南名士兼书法家王
讷先生，另一位则是世代居住在大
明湖边的船夫老隗。

1912年9月26日，山东都督周自
齐率领督府大员和济南名士在黄
河岸畔迎接中山先生，人群里的王
讷是济南名士兼书法家，珍珠泉内

“溪亭泉”、“楚泉”碑刻是他的墨
宝。1934 年济南出版的《济南大观》
就是由他作序。他亲历了中山先生
对中华国祚的忧虑和憧憬。据他的
嫡孙王攀龙先生回忆，王讷说：孙

中山先生乘坐的列车抵达济南黄
河大桥南岸，没有往前开，就此停
住，中山先生走下火车，登上了济
南黄河铁路桥，他一边仔细地查看
桥梁一边对迎接他的人说，他将致
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在日后修筑
20 万公里的铁路。

的确，他对铁路建设格外用
心。来济南之前，考察过八达岭、居
庸关，那是詹天佑修造的中国第一
条铁路线。面对这座雄伟的铁桥，
中山先生一路喟叹，中国的民生太
艰难了，要改变民生之苦，就必须
搞建设，而建设的首要，他选中了
铁路。这是他在日美、欧洲考察得
出的结论，他说：“英美诸国因文明
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
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
故社会革命易”。

参观完黄河大桥，先生及黄兴

等随员乘专车驶抵济南城，下午五
时便出现在济南都督署珠泉精舍
的茶会上。

孙中山先生到济南的次日，
1912 年 9 月 27 日即到辛庄军营检
阅了驻济第五镇及第九十四标军
队的会操。随即赶往济南讲武堂演
讲了军人与国家的关系。下午返回
老城，在省议会与学界举行见面
会。会未开始，发生了一件意外，由
于众人争睹孙中山先生的风采，踩
塌了楼板，一人不幸坠下受伤，孙
中山先生深感不安，要亲往医院探
视，被周自齐劝止。就在这个演讲
中，先生说：“人民为民国主人，既
为主人，应有为主人之资格，为主
人之度量。政府为人民之公仆，既
为公仆，必须主人之信任，然后可
以有为，否则进退失据。要之，政府
既为人民所建设，即不可不信任政
府”。先生对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论
述，今天读它，犹觉句句真言。

下午四时，先生出席山东省议
会、教育会、国民会等52个团体举
行的欢迎会，他继续演说，号召“各
政党、各团体务宜联络一气，以国
家为前提，而不能以本党为前提”。

下午五时，孙中山先生和黄兴
等一干人在周自齐、靳云鹏的陪同
下游览了大明湖、千佛山。

我的一位隗姓朋友世代居住
在大明湖边，回顾当年，说他的父
亲就是为孙中山和黄兴驾船的人，
那条船上大概只有孙中山先生的
随员，上得船来中山先生对黄兴说
及此行，立刻被黄兴制止，黄兴说，
小心隔壁有耳！

黄兴的提醒是有道理的，来济

南之前，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刚刚经
历了一场鸿门宴。那天，出席欢迎
酒会的有五百人之多，袁世凯内阁
阁员悉数出马，北洋高级军官赴席
奉陪。席间，有一个叫张良佐的北
洋军官率先发起挑衅，先是大声辱
骂孙中山先生，说他一点力量也没
有，是孙大炮，是大骗子。紧接着其
他军官随声附和，摔杯起哄，全场
乱成一片。陪坐的陆军总长段祺瑞
无动于衷，袁世凯报以冷笑。他们
试图挑起孙中山先生的辩论，好乘
机羞辱他一顿，让先生名声扫地。
先生识破了袁世凯的险恶，正襟危
坐，不为所动，他的随员，包括秘书
宋霭龄依旧谈笑风生，用一股正气
压倒了袁世凯的挑衅。

此举给了孙中山先生很大的
震动，来此之前他曾说，民族和民
主革命已经完成。是这样吗？袁世
凯的嘴脸已经说明他对共和的真
正态度。黄兴怎能不顾及呢？

黄兴在济南船舫上“隔壁有
耳”的提醒并未见史料，却不能
怀疑它的真实性。隗家是大明湖
湖民五大族群之一，祖上以行船
为业，此话出自他父亲之口。与
史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的艰难行
程如此暗合。

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先生离
开济南赴青岛。在青岛与德国胶州
总督梅逸华特克进行会晤，应旅青
华商邀请在江、皖、浙、苏会馆演
讲，游览崂山，晚上又与广东同乡
会见面。1912年10月1日乘轮船返回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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